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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女鬼拿定主意后，每夜来宝

兴城隍庙走一趟，先暗窥那年轻书生一

阵，临走时均带走数枚鲜茶叶和拣回一

些那年轻书生饮用过的剩茶叶，到了雅

山洞穴，就用山间清泉烹了又饮又吞，

一日又一日，从不间断。姒广福虽夜坐

厢房，对灯看书，似乎是“一心只读老庄

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实早已察觉，

一日来偷看，二日来隐探，三日来细觑，

月来从未间断，他心中也猜测是女鬼所

为，可又不肯违背“以隐对阴，投其所

好”的师训，故佯装不知而已，还不时多

往茶树缽中加些茶叶，为防对方生疑，

用水浸泡后去放。那女鬼王是个细心

鬼，也猜那书生的意思是向她示好，只

是自己的模样儿还不够俏丽，仍然裹步

不前。可广福已知事物正在变化，只觉

得那窗外之物，初时轻脚轻手，渐渐变

得骚动不安起来。见此，广福故作思春，

呷一口茶念叨一句地朗诵起即兴辞，

曰：夜深沉，灯影儿溶溶，豆蔻年，难耐

呵荧；秋蛩鸣，求偶琴叮叮，湘裙翠，何

处觅裙踪；暗地里，相思刻骨，绿叶枉

茂，那来花红；抬头见，红鸾双憩，空羡

艳，白鹭孤穷；卿在外，窗棂相阻，红鸾

喜，俄顷与共……”女鬼王等不得广福

把辞吟完，不由得喜出望外，竟得意忘

形“嗤嗤嗤”地笑出声来。广福闻之，心

知时机已到，立即打开房门，转步来至

天井，四下里环顾不见影子，故作摇头

叹息，回转厢房点起一炉清香，取出秦

筝，凭着自己的天赋与道行弹奏起来，

偏这秦筝富有灵性；不触动丝弦，即发

出铮铮琴音。秦筝为古代弦乐器，东周

时流行于川陕，川陕当时多属于秦国，

故名“秦筝”。其器上耸拟乎天，下平拟

乎地，弦柱十二拟一年十二月；其乐声

抑扬悠远，风雅深沉，丝丝缠绵。广福天

资聪慧，仅学一年，已能熟知许多乐曲，

出手奏出一曲《郑声》。“郑声”战国时流

行于卫地（即今河南淇县一带），孔夫子

曾斥为“淫声”，广福今奏此曲，只为“投

其所好”，引得女鬼现身。此时，女鬼王

并未走远，听到《郑声》自然骚动起来，

真是情思缕缕，穿过窗棂将她拴住，去

之不得。女鬼王还是不敢造次，生怕自

己丑陋的形状吓坏了那个年轻书生，只

在窗棂边逡巡游逸，不忍离去。广福奏

罢《郑声》便上床安寝，女鬼王竟在窗外

游动直至雄鸡报晓才返回雅山洞穴。晨

起，广福盥洗与早膳毕，故作悠闲去郊

外山水间闲逛，以招鬼耳目，直至日薄

西山，方款款返庙。夜来，又傍灯弹拨筝

弦，奏出《郑声》。是夜，女鬼对着泉水一

看，真是不枉数月来一番苦心，采果寻

药，吞茶饮泉，已将自己的容貌变得好

看起来，但只见“白发化乌云，白面生红

晕，七孔巧摆布，玉牙配唇红，软肩接细

腰，轻盈随风动，堪比周褒姒，妖媚赛乘

风。”看罢，女鬼王精心梳妆打扮一阵，

即借阴风来到宝兴城隍庙，听得靡靡之

音破窗而出，绕出围墙，窜过树巅，迎面

而来，女鬼王不禁有了心痒难搔之感，

巴不得立时冲进那书生的房内，转念一

想，还是慢些为妥。女鬼王来至厢房窗

外，透过窗棂向内张望，见那书生奏罢

《郑声》，正一边品茗一面观书。广福料

定夜间女鬼又会再来，已不再是“一心

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两

耳细听窗外事”，只听窗外有物游动，继

而仿佛有人以指轻弹房门，广福轻轻打

开房门，只见有一青春女子站在那里，

那女子靓艳楚楚动人，衣着却素素平

平，如平常人家的姑娘，那姑娘羞答答

地走上一步，低头侧身向广福施礼，文

文静静地开言道：“夜来打扰，望先生莫

怪。”广福和颜悦色地答道：“不敢，萍水

相逢，敢问姑娘芳名，何方人氏，小生冒

味，既已动问，还求姑娘见谅。”那姑娘

满面含羞，低声答道：“妾姓余名桂，年

方二九，少年父母双亡，全仗邻居照看，

今以针黹女红为生，家住宝兴城郊，正

午来宝兴县城赶集，不料与同来的邻居

走散，夜来投宿于城隍庙内，心中十分

恐慌，听先生弹筝，故来叨扰。”广福明

知对方是鬼，出于师父教训的深意，需

要不露半点痕迹，说道：“小生姓尚名福

乃西城人氏，一介穷书生也。与姑娘同

样，也是自幼父母双亡，专靠为人代笔

度日，与姑娘一样命运。”女鬼王闻言即

喜，却隐之于胸，问广福道：“敢问先生

贵庚几何？”广福顺口答道：“较姑娘虚

长三年，今已二十有一，想不到流落此

地，有幸得见姑娘。”女鬼王喜滋滋地又

说：“请问先生，是否可容奴家进房一

坐？”广福拍额跺脚道：“都是尚福失礼，

余桂姑娘请来一坐。”边说边做出请进

的手势。那余桂提裙走进房内，见桌上

放有一书，问道：“不知先生所读何书？”

边说边坐于桌旁凳子上。说到读书，广

福上来了劲儿，便坐到座位上，拿起书

来，正好与那余桂近在咫尺，说道：“此

书非同一般，乃是太上老君的《道德

经》。”那余桂听说是《道德经》不觉大吃

一惊，可还是掩饰住慌张，缓缓地说道：

“小女子自幼失怙，不识文字，请先生指

教可好？”广福听完爽快地答道：“在下

当仁不让！”顺手为那余桂泡上一杯天

姥香茗，让她与自己一同品茶。又翻开

书页指着字行说道：“圣人从不自私利

己，一心扶助他人，挽救知过能改的失

足者。道德经义，为利人又利物，利天下

芸芸众生，决不害人与害物，害人者实

害己也！”接着便摇头晃脑地读出声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读罢一段，啧啧赞道：“《道德经》真神仙

之道也！”那余桂一边品茶，顿感清香贯

顶，满口生津，眼明心清；一边听书，虽

似懂非懂，却明白到圣贤之言为人间正

道，鬼也同样可以学而时习之。便向广

福深施一礼，说道：“余桂顽劣，不懂世

事，今闻先生教诲，如开茅塞，愿拜先生

为师，未知先生肯教诲否？”广福欣然允

诺，说道：“圣人有言，诲人不倦，吾当尽

力而为之，只恐尚福才疏学浅，如姑娘

不嫌在下浅薄，愿与汝共勉尔！”那余桂

听罢立刻跪地，行三拜九叩大礼，拜广

福为师。自此，女鬼王余桂，鸡唱还洞，

每晚必来广福房中学道，先由广福弹奏

筝一曲，可已不奏《郑声》，余桂吟唱经

文一段，然后讲习“经文”一段。如此来

往二月有余，天天一同品茶，一起讲习

“经文”，因广福面色和软，却正气凛然，

那余桂也渐受《道德经》之熏陶也，并无

轻薄行径。原来这女鬼王本名真的是余

桂，生长于宝兴县郊外，自幼真的父母

双亡，幼年失怙，被邻居余婆子收养，认

作义女。余婆子虽善良，但其丈夫余棍

子却是个混混，终日游手好闲，不时去

赌场混混，若输了钱，就回家来和余婆

子吵闹，不是迫余婆子拿出纺纱得的

钱，就是挟了家中坛子或罐子去换几个

小钱。若在赌场里赢了钱，就想不着要

回家，偏找到暗娼家去混混。待等余桂

长到一十八岁的光景，竟然在一个夜里

强暴了她，接着就迫着余桂去作暗娼，

赚钱来供余棍子受用，余婆子见有钱进

账，也就不声不响了。可就是苦坏了余

桂，百般凌辱与苦楚往她身上袭来。余

桂不堪其辱，恨透自己的养父，也仇恨

世上男人，居然神经错乱疯癫起来，不

见余棍子便罢，一见余棍子便扑上去拷

打撕咬，天天如此，激起余棍子的怒火，

反正这继女对他来说已是毫无用处，在

一次冲突中起了杀性，举起门栓对准余

桂当头一下，击碎头颅使她一命呜呼。

余桂死后一缕冤魂化为厉鬼，一心想着

复仇，也曾做一些恶事。此次见了广福

是一个例外，她见广福既有柔情，更有

正气，不仅道学精深，言行举止无不在

理，更兼一同品茶，一起讲习《道德经》

的生活，使余桂受到感染，萌生出弃恶

从善、归正修道的愿望。余桂既然有感

悟，更易联想到自己的短暂一生与生前

所遭遇的不幸，故每次听宣讲道义时，

常会引起伤感，不觉眼眶含泪，这样又

过了一个月，余桂常是来时欢畅，走时

含悲忍痛，一步三回头。广福知那女鬼

王已被唤出良知，正在“悟道”之中。也

不去将她的心事点破，而是故作无事。

一日，余桂又来厢房，广福照样给她泡

好茶，上好清香，铺开经文，一面又故作

不悦之色言道：“在下不才，已与姑娘相

处数月，明日将要回西城一趟，与姑娘

分别之后，是否能再来宝兴也是不得而

知……”，说到此，余桂禁不住掩面抽泣

起来。广福问她因何抽泣，余桂哽咽着

说道：“数月来蒙先生教诲，不仅赐饮香

茗，教习道德经文，使余桂渐启愚昧，方

知世间有恶，更有善者，既有黑暗，更有

光明，正在庆幸间，先生却说要弃我而

回西城，余桂将重堕深渊也！”说罢禁不

住呜呜痛哭起来。广福见余桂动起真

情，便开导着余桂说：“道德之法力无

边，可以回天，竟动了姑娘之真情，可谓

无量也！姑娘胸中还有什么委屈与难言

之隐，不妨对在下直说，吾当尽力而为

帮汝解脱。”说完捧过桌上香茗，交与余

桂。余桂呷了几口香茗，忍住悲伤，又双

膝跪地，泪眼仰望广福，说道：“实不相

瞒，妾非人类，系一野鬼也。望先生莫要

嫌弃于我，千万挽救奴于黑暗之中！”广

福扶起余桂，端凳子让她坐下，又把茶

碗交给她手，叫她慢啜慢言。余桂遵言，

边啜边言道：“奴本良家女子，只因父母

双亡，受恶人凌辱，迫奴倚门卖笑，受尽

百般污辱，千般欺凌，真是一言难尽。最

后奴起而抗争，被恶人击破头颅而死，

故而仇恨世人，变成噬人厉鬼，见了男

人便恨不得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见了

女人妒火冒顶也欲取其性命，恨不得食

人之肉，吸人之血以消奴心头之恨，因

而堕入罪恶深渊，一发而不可收，竟成

为一代鬼王，率领着数万名冤死的女

鬼，到处去寻找世人的疏失，去杀人泄

愤，谁知事与愿违，世人也有各种驱鬼

之法，有时也搞得奴等损兵折将，因此

越发仇恨世人，有时虽被吾等得手，杀

得了人，捉得了魂，可反遭报应，被世人

设计害了吾手下的女兵卒。如此循环往

复的因果报应何时得了！自己也深知罪

孽忒重，将永世不得超脱，却又罢手不

成。今听先生给奴讲解道德天尊经文，

犹如久旱之逢甘霖，从黑暗中得见明

灯，知弃恶从善有门，万劫得复有路。今

先生要别奴等而去，奴将万劫不复也！”

说完端起桌上香茗，伸颈一饮而尽，又

哭泣着说道：“妾饮先生之茶，已有数月

光景，使奴清心舒神，明日一别，将不再

有也！”余桂边说边滑向地上，泪如雨

下，嚎啕大哭起来。广福上前劝慰一番，

待余桂止住了哭，对她说道：“实不相

瞒，吾也非书生尚福，乃张真人之弟子

姒广福，今日在此，正要开劫济世，如姑

娘有意改恶从善，复生有日也！若能依

吾之言，自戴脚镣手铐，进入洞穴修道

养性，从此遵奉道义，积善修德，千日之

后，自有仙人来为你等解脱，姑娘你信

乎？”此时余桂破涕为笑道：“奴等罪孽

深重，自当赎罪以求新生。”她走出门

去，发一声唿哨，蓦地飘来众多女鬼，站

满天井还是容纳不下，只得拥挤于庙外

山野，伸颈朝庙里张望，齐发一声喊：

“改恶从善，弃邪归正！”余桂趋前一步，

跪对广福说道：“奴每晚来先生处受教，

回洞穴后又向众鬼卒传教，亦有数月

矣。众鬼卒得道义感召，亦渐生悔悟，现

均来叩拜先生，愿受先生处置。”众鬼卒

又发一声喊：“听由先生处置！”此时广

福凌空飞起，坐于一朵彩云之上向众鬼

卒宣示：“愿从道者，自戴镣铐，入洞修

炼，定得善果！”边说边向下撒落“茶合

米”，落地叮铛作响变成镣铐，众鬼竞相

拾起，相互帮着戴上。广福默念咒语，又

宣示道：“各归洞穴，潜心修道，功成之

日，镣铐自解，飞向四方，落地成苗。”众

鬼听罢宣示均各自散去，唯女鬼王余桂

身负重镣坚铐，再三回头，面露切切之

情，尖声喊道：“先生毋忘余桂！”广福洪

声回答道：“修行在自身，功到自然成！”

余桂用泪眼看了广福最后一眼，便隐没

于夜雾之中，广福不禁为之感慨不已。

青城六鬼王，五鬼王已被除灭与降

伏，只有一个缢鬼王躲藏极深，一时寻

觅而不得，张真人差遣虎哥乔妆成乞丐

游行四方去捉拿，已过了好一段时间，

还是不见其踪迹。人说道：“虎为兽中之

王。”何况这虎哥乃是神虎，系虎中之精

灵，那缢鬼王岂有不怕之理，因而远而

避之，深匿不出，这反给虎哥出了难题。

虎哥为了引鬼出洞，也煞费了苦心，后

来索性化妆成老乞婆，走起路来颤抖抖

地弱不禁风，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仿佛

是即将死亡之人，又游弋于各地，无人

处乘风疾走，有人处着地慢行，探听消

息，行程已达万里，入冀经豫，穿过秦

川，来至彭山地带，这彭山地带多山多

水，彭山之东为眉山，彭山之西为明山，

虽不能称为最险峻之地，却也嵬岩四

矗，虎哥估摸此地或有缢鬼王之踪迹，

即在蒲江青龙场寻得一处，因无人居住

而被废弃的破房子栖下身来。忽然心生

一计，想起张真人有言“缢鬼王乘危”便

装起病来，每日里躺在乱草堆里，哼哼唧

唧地呻吟，伊伊呀呀地叫痛，不时高叫一

声：“天哪，让我死了吧！”如此折腾了五

六天，还是不见缢鬼王的到来，一时愤恨

起来，解下腰间的绳索穿过房梁，打了个

结做了个圈，真的伸颈过圈，悬梁自尽起

来，谁知这悬梁自尽的滋味并不好受，这

绳索紧套脖颈，呼气不得出，吸气进不

来，把虎头憋得血灌顶门青筋突暴似将

炸裂。虎哥忍受不住这个上吊的苦处，不

由得将身子拼命地旋转起来，此时虎哥

才知道这上吊窒息的滋味好不难受。可

悔之晚矣，虎哥此时伸出舌头喊不出声，

能有谁来救他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

路，吉人自有天相”。幸亏虎哥身体沉重，

这绳索终于承受不住，“嘭”的一声，断成

两段，把虎哥重重甩之于地，虽然虎皮坚

韧，虎骨坚硬，可虎肉仍然怕痛，甩得虎

哥只痛得龇牙咧嘴，差点露出原形。机关

算尽，万般无奈，又加上有些疲惫，虎哥

就着乱草堆，一头栽倒沉沉睡去。有道是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缢鬼王果然出现

了，不仅是来了缢鬼王，还随带着十几个

健壮如牛的男缢鬼，只因这伙缢鬼惧怕

的是道家法力，才躲入洞穴隐藏起来，不

敢露出鬼头。如今躲藏得时间久了，又不

见张真人派遣来的道徒，心中开始不耐

烦起来，正想出来走走，便派了个鬼探出

来摸索摸索。不久鬼探回来禀报，说是张

真人早已率领徒儿们回转西城去了，缢

鬼王听了真是十分高兴，不觉有些心痒

难搔起来，又问那鬼探道：“你一路之上

可曾见到什么送上门来的猎物？”那鬼探

又高兴地说道：“在彭山脚下的破房子里

有一个老乞婆，口里只说让她死了吧。这

老乞婆虽然骨瘦如柴，可吾等已饿得慌

了，不如……”缢鬼王不等鬼探把话说

完，就发下号令说：“快快随某去将那老

乞婆拿来，剥她的老皮，吃她的瘦肉，啃

她的老骨头，抓她的魂魄来做仆役！”那

些随从缢鬼，听罢鬼王号令，都说道：

“去！”都做出争先恐后的样子，偏是这缢

鬼王有心机，依仗手中有权有势，发令

道：“只准头目随行，其余男鬼、女鬼、老

鬼、小鬼一律守住洞穴，不得外出半步，

宁可饿死在洞中，不可中了他人之计，落

入道人的法网。”众鬼卒只能听命退入洞

中，缢鬼王领着十来个缢鬼头目，带着十

来条吊煞绳，驾一阵阴风赶至蒲江青龙

场，又直奔那破败房子，只见有个老乞婆

滚在乱草堆上大声叫痛，便一拥而上扑

住虎哥，按头的按头，押腿的押腿，缢鬼

王拉开吊煞绳套住虎哥的脖颈，再有几

个跑过去扯虎哥的破衣烂裙，只听得吱

啦啦一阵响，衣裙全被扯裂，扯得虎哥全

身赤裸露出原身，试想虎哥本是雄性，化

作老乞婆出来办事，如今赤身裸体岂不

是败露了机关，上半身还马马虎虎，那下

半身可是马虎不得的。虎哥不禁大发雷

霆，使出浑身虎力，把虎体胀大起来，把

吊煞绳摧枯拉朽般“嘣”的一声扯断了，

把缢鬼王与十来个缢鬼头目统统打倒在

地，然后现出神虎本相，抓起缢鬼王当头

一口咬下头颅，使其成了个无头鬼，又把

十来个缢鬼头目抓在一起，一鬼一口，咬

下双手的成了无手鬼，咬去一条腿的成

了独脚鬼，一个个都倒在地上苦苦挣扎。

虎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出随身带的

捆妖索，把十来个残废鬼吊成一串，叫缢

鬼王手捧头颅走在前头带路，其余鬼头

背腿的背腿，捎手的捎手，跟在鬼王后面

跟着走，虎哥自己拔出宝剑押在后头。行

不多久便来到鬼窟，命鬼王举起头颅发

出号令，把众缢鬼凑集到一起，由虎哥当

众宣示道：“奉张真人敕令，各自戴上镣

铐！”只见往上撒出数把茶合米，落地皆

成镣铐，众缢鬼见虎哥牵着一串鬼王与

鬼头，均吓懵了，一个个自动戴上镣铐。

虎哥又发一阵威吼道：“一律进洞修炼，

只等功德圆满，自有仙人教尔！”众缢鬼

均服服帖帖地进入洞穴。虎哥再扬起地

上尘土，将那鬼窟全都封锁得严严实实，

只等开劫之日才给以开启，从此，六鬼之

祸全消。一日，风和日丽，但见彩霞自东

方飞来，放射出万道光亮，张真人集徒众

于青城山摆下香案，齐向远空遥拜，口中

齐声念念有词，只听得空中鸾佩声声，仙

乐莺莺由远及近，又只见凭空飘下万

朵香花，七彩纷呈，轻轻飘落在青城山

上，装点出个花花世界，随后移来紫雾

阵阵，雾中蹄声得得，车轮依呀，当紫

雾向两边移开时，中间驶出素车三乘，

前有飞马数十，旁有五条金龙护卫，上

有五只彩凤盘旋，周围有旌旗数百，簇

拥仙姬神兵累万，三乘素车上坐有三

位尊神，仪容庄严、慈祥，及东王公、西

王母、道德天尊是也，均手执缕金缀珠

宝扇，鬓饰荼桂蓓蕾，项后八晕豪光，

神光照人。车前走过一位仙人，青衫黑

巾、面容矍铄，三绺黑髯随风飘拂，乃

天姥良佐茶神伯益是也，代三位尊神

宣敕曰：“子等劬劳，奉敕令已除天下

八害，功德甫圆，矢志不渝，潜心布道，

各入仙籍。张道陵为布道使者，率徒赵

升等去龙虎山总领传道，广福、芙蓉、

虎儿、龙儿均返天姥，分设道场于莲

花、红岩。”依敕张真人率徒众自驾龙

虎山，广福与虎哥回西城房陵两广福

院，芙蓉与龙姐返梓州广福院，各将道

院事务分别交由竺宝、黄德、童秀、朱

凯、王祖德、陈芙蓉诸道徒掌管，自己

即启程回转天姥山之莲花峰、红岩山

等地，设广福院于峰腰或山脚，有廊、

厅、堂、厢、室等，内供两圣、三尊及张真

人塑像，定名莲花峰腰道院为莲花广

福院，红岩山脚道院为红岩东山院，并

于两院周边开园种茶，院内特设茶炉、

茶座款待四方香客。后广福、芙蓉兄妹

各得神仙眷属，子孙相沿皆奉两圣、三

尊、张真人之道，诚信甚笃，行必循“仁、

义、礼、智、信”，或为道，或为士，或为

官、或为民，无不规行矩步，均成正人

君子，受乡民敬仰与称许。虎哥也得虎

妻，龙姐也有龙夫，虽子孙不繁，且后

嗣绵延，可从不扰民，忠于祖传职责，

代为天姥茶、桂护卫，明、清时期称该

地为仙桂乡，笔者曾三度下乡，实地考

查。据当地山民言，2007年 8月上旬，

石磁村民徐某于三十六渡上游元帅庙

处，夜间捕鱼，当灯光直射前方时，只

见一大一小母子两虎直奔而来，吓得

他魂飞魄落，依溪逃返。2008年 9月下

旬，东家坑村民芦某，在一下午三点左

右时，前往东山赶骡，于双尖山下石阶

时，突然见骡子四肢下跪，拉之不起，

芦某抬头朝前一望，见路廊内蹲着只

黄斑老虎，她顿时眼前一黑，昏厥于

地，直待其丈夫将她送到医院，经抢救

后方才苏醒，时隔五日，东家坑又一村

民唐某去烂树湾山上砍树，刚歇坐于

岩涯上取出香烟时，只闻“吱”一声，一

只凶猛的老虎咬着一头乌皮精（黑麂）

从岩下闪电般窜去，怕虎伤人，当地村

长饶时杰层层上报，后经上级专家实

地查访，发现确实留有一些虎爪脚印。

断角龙于 1963年至 1988年，在石磁

岭中段及幽谷内曾相继出现，并被东

山村民芦某和徐某等多人所见，据目

睹者言：“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一条

赤色如簟筒般大小的庞然大物，还真

难以置信呢。”

且说梓州广福院自芙蓉、龙姐返

回天姥山莲花峰和红岩山后，那道院

事务交给了王祖德、陈芙蓉夫妻主持，

到也兴盛不衰，信徒越来越多。王祖德

与陈芙蓉也常常怀念着姒芙蓉与龙姐

在梓州时的种种功德，不时在道众间

宣讲，曾多次要去剡东天姥山探望，正

好有西城广福院的竺宝等四道长来梓

州拜访道友，交谈间有了朝拜剡东天

姥山之意，双方约定于来年重阳同行，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

了约定之日，王祖德患起了重病，他虽

身为医生，却治不好自己的病，终日寒

热往来，昏头昏脑，迷迷糊糊，胡言乱

话，说什么张真人要他去龙虎山做炼

丹童子，故而把行程给耽误了，巧在天

无绝人之路，陈芙蓉想到她那芙蓉妹

子留下的“天姥十珍丸”和“荼桂十三

味”的处方，照方配药，煮与王祖德服

用，只因少了几味要去天姥山采取，又

因路途遥远谈何容易，所以王祖德服

后疗效轻微，过了好长时间方见好转，

总算上上大吉，虽把那朝拜剡东天姥

山圣迹的大事耽搁下来，然朝拜之心

却代代相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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